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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Z不是第一次做這種夢了。 

自從 W出現在他的生命已來總共也不過短短一年半，兩人成為大家眼中的好

朋友----上廁所會找對方一同前往的那種朋友。 

在 Z眼中，W是個非凡如彗星的人，其他人都只是彗星後的塵埃冰晶，在 W

經過時燃燒成燦爛的彗尾成為 W的陪襯。 

W不是出淤泥而不染那樣清廉，而是在一片潔白中仍兀自的黑，黑的耀眼，

黑的灼目。 

W在處理事情上的能力遠遠高於其他人，導致他在班上總是被簇擁著——不

是人緣好，這絕對不是人緣好，充其量只能用「能者過勞」來解釋這個現象。 

W的雙眼總帶著一絲不苟的冷靜，還有深沉不見底的黑，如深潭一般寂靜見

不著漣漪。 

Z擅自地將 W留在心裡，然後這種欣賞可能不知何時發了酵，直到現在簡直

像株黑板樹深植於 Z的心中，堅硬的支根在 Z 的心上穿出一道一道的裂縫。Z擅

自地接近 W，直到 W也注意到他的意圖，笑盈盈地轉過身回應他的招呼。 

他倆的交情好像也就從此展開。 

他記得某次社團練習時 W放下握在手中的白色木槍，突然對他說：「好不想

升上高三喔。」 

「蛤？」Z鬆開含著薩克斯風吹嘴的雙唇，發出一個無意義的音節。 

「好像死了，就不用考學測，不用面對莫名其妙的社團和作業了。」 

即使不說，Z也知道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開學後不久便在自家大樓頂樓體

驗地心引力對抗空氣阻力的學妹。 

然後，Z開始做了這樣的夢。 

然後，他們還是升上了高三。 

A 

一睜眼，看見的是微弱的油燈照亮密閉如監獄的小房間，遠遠超過負荷人數

的眾多人們擠在裡頭，上臂上或多或少留有幾個針孔。 

大多數的人是睡著的，如死亡一般的昏睡，剩下的人不是哼著不成調的詭譎

旋律，便是空洞地望著前方，只楞楞地坐在地板上。 

整個空間瀰漫著過剩的血味和屍臭，還有濃稠地要讓人窒息的二氧化碳和生

命。 

他看見 W用僅剩的左手拾起地上生鏽的斷裂鐵條，笨拙地把它刺向自己的脖

頸，然後鮮血溢出，如墨水般染紅 W的鐵條和左手，直至泛黃帶著汗漬的衣物。 

Z選擇把身旁的針筒插進自己的橈靜脈裡，將未知的液體注射進去（即使他

莫名地明瞭這東西帶著杏仁味），任由鮮血帶著氰化物在身體裡流竄。他閉上眼，

讓自己沉沉睡去，永不醒來。 



B 

彷彿未來一般的世界。 

雙眼所及全都被厚厚的輻射塵掩蓋，整個畫面除了不斷炸裂的火光以外全都

是黑白的。 

在 Z的正前方是一座小山，用廢棄金屬堆成的小山，他看見另一個 Z在山頂

孤獨地矗立著----即使只是個背對強光的剪影，他還是能確信那就是自己。 

那個 Z雙手緊纂著 W的衣領像是要將它捏碎一樣，一下一下如撞鐘地把 W

的頭往小山上撞。那股莫名的力氣讓 W的軀體受到不小的衝擊，顱骨被撞開灰白

的汁液摻雜著殷紅的血汩汩流出，染溼了 W身上綠色的襯衫，但他仍然繼續不停

地撞。 

身為 W的三類朋友，比起動身阻止另一個自己的行為，Z卻不禁開始思考要

怎樣的力道怎樣的加速度才能對 W的天靈蓋造成這麼大的傷害。他知曉這麼想是

違規的，但仍停不下來思考，甚至開始研究起顱骨的哪一部位最脆弱，撞爆以後

傷到的是哪一個腦區。 

Z就這麼眼睜睜的看自己把 W砸個稀巴爛，然後動也不動地盯著另一個 Z走

向自己，一把掄起自己的衣領用力往地上的廢棄物上甩。 

劇烈的痛楚傳來，只這麼砸了一下 Z就昏過去了----然而他卻知道自己正被

繼續用力撞擊著，直到自己的臉變成 W那樣的肉泥。 

啊，真希望我的死能為誰帶來一點悲傷，要是能有人為此吃素那我好像也算

功德圓滿了。 

Z這麼想。 

IX 

灰白的槍高高飛起，在空中邊畫著圓邊落下，穩穩地落在 W手上。 

「你破壞了它的慣性。」Z說，「它應該要繼續掉下去。」 

W的右手開始翻轉，纏滿絕緣膠帶的槍身不斷旋轉連成一片白色殘影。 

「繼續掉下去？照你這樣講，掉在地上還是破壞慣性啊。」 

「所以我說繼續掉下去，永遠都不該停下來，完全沒有終點的那種。」Z頓

了頓，「像是槍的正下方有一個無底洞的感覺。」 

「好喔，好像有點懂。」W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不，你永遠都不會懂。Z暗忖，但他沒說出口。 

VIII 

Z總認為每個人腳下都有個黑洞，只消輕輕一推便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以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的形式深陷其中，永遠爬不出來。靜者恆靜，

動者恆做等速度直線運動。 

似乎有老師曾經說過：慣性就是維持原本的運動狀態。 

「說的好像安於現狀也是一種慣性。」W不屑地笑著，「維持原樣混吃等死

也是一個有名有姓的科學定律。」 

「那是現象，不是定律。」Z糾正他，「一種叫做惰性的現象，或稱為劣根



性，統稱為人的本性。」 

「人類一切下流的行為還要硬安上一個專有名詞，以顯得自己的懶惰是理所

當然的。」他不否認 Z的話，只繼續說下去。 

「這就是研究啊。」Z 回應，繼續低頭整理他的實驗數據。下禮拜專研老師

就要驗收了，現在還沒幾個能用的數據。 

牛頭不對馬嘴。 

如同蛇吞下一隻大象後就變成了一頂帽子，好像矛盾卻從沒有人質疑它的正

確性。或是那些人性的黑暗面，也總有一些像是『旁觀者效應』一樣的專有名詞

來掩飾自己沒有動身救人的過錯。 

這就是理論啊。 

這就是科學啊。 

Z用力地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幾個字，即使它們和專題報告毫無相關。 

C 

他從沒看過這麼怡人的畫面。深夜的星光月光灑在森林中的湖面，點點螢火

在四周閃爍。那靜謐的畫面並非浮光躍金靜影沉璧八個字可以簡單描述的，Z突

然認為所謂古人的遊記好像也沒有那麼厲害了。 

W在湖中央，像是躺在床上一般躺在湖面上，然後漸漸沉入水面。 

月光照在他深棕色的髮上閃爍像是鎏金，把點點晶亮鑲嵌在一圈圈的漣漪。

湖水緩緩蓋過 W的面容，平靜地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Z瞬間想到琥珀。 

松屬植物的樹脂緩緩淹沒枝幹上的所有生物，然後凝固成一顆光華潤澤的化

石。 

就像 W漸漸沉入水底，可能在某天凝結成冰永遠沉浸在這座森林裡，等待哪

天被明眼人從湖底撈出來，放在冰庫內好好欣賞。 

在W全身都浸入水中時，突然有一股衝力把Z撞進水裡。他被撞的措手不及，

就這麼重重摔進水裡。身上的長袖衣物吸飽了水，以至於難以振臂拍水讓自己浮

出水面，Z笨拙地掙扎，浮力卻還是敵不過地心引力漸漸地往下沉。 

我也要成為化石了呢。 

他不合時宜地想。 

VII 

「如果人死了，會是怎樣的狀況啊？」 

「我哪知啊，不要講的我好像死過一次一樣。」W咬了一口起司蛋餅，薄唇

牽起一絲起司，然後拉斷。 

Z呼嚕呼嚕地吸著王子麵，也沒再說話。 

他想起小時候第一次遇到大地震時，看著家裡搖搖晃晃的鐘擺和幾近翻倒的

書櫃，他還哭著緊緊抱住等身大的兔子玩偶縮在牆角。 

那似乎是第一次有感覺他『快要死了』。 

現實生活中其實瀕死體驗還是少的，再者他倆也不是什麼靈異體質，看不見



那些別人看不見的，沒辦法與死去的人溝通好像就沒有辦法了解死亡的感覺了。 

「不是有人說死了三十分鐘內還有感覺？」W說，嘴裡還嚼著蛋餅所以有些

口齒不清，「還有之前好像聽說誰說的，什麼會有靈魂飄出來的感覺。」 

「反正死了一次就知道啊。」Z拿起熱食部的鐵碗，把裡頭的湯汁一飲而盡，

「不過只能體驗一次就是了。」 

「是有屁用啊。」W笑了，「反正第一次北模成績出來我們也是該死一死了。」 

D 

那是個人聲鼎沸的廣場，Z彷彿看到當初熱月政變雅各賓黨人被肅清的樣

子。 

眾人大聲叫囂著，把幾個人抬上斷頭台，像是 debug的程式設計師，從眾多

字母中揪出出了錯的那幾個（就算只是和一般人站上不同道路也是）。 

他被粗魯地抓住，雙手雙腳被胡亂綁住後往斷頭台上抬去，Z一上台便被安

置在斷頭台旁，向上看即是亮晃晃的斜面刀刃。 

木製的斷頭台上是 W，他的表情冷靜一如往昔然後刀刃就這麼掉下來，咖搭

一聲，W的頭便落了下來。他的頭顱落地，鮮血從斷裂的頸部噴出染紅了木色的

台。 

台下的人歡呼，憤怒而激昂地吶喊一些 Z聽不懂的語言，甚至像台上扔擲東

西，如同看見他們的眼閃著紅光，高能的光束射向 W異位的人頭，期待著會有電

子游離出來一樣。 

Z沒多久便被放在方才 W被處死的位置上，脖頸重重地摔在木質凹槽上，金

屬刀片隨即自上方垂直落下，然後---- 

VI 

第一次模考的成績總是差強人意，被老師問起也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沒有人

想正面回覆老師們的關心。 

「你們這次考的怎樣啦？」尖銳刺耳的女聲在台上迸發，過度的濃妝在臉上

覆蓋了原本鬆弛的面容，明明上課鐘還沒打卻站在台上儼然已經開始講課的模

樣。 

「考超爛的啊。考得那麼爛，不如我們手牽手一起跳下去好了。反正大家都

說學妹無緣無故跳樓很衝動，總不能說我們也是無緣無故跳樓吧。」Z癱坐在位

置上不滿地說，引來附近同學的笑聲。 

「哈哈哈好啊，我們手牽手一起從窗戶那裡跳下去。反正只有三樓，那麼矮

跳下去不會死啦。」隔壁的學霸笑著回應。 

「你們還好吧？不要想不開喔。」台上濃妝豔抹的老師突然靠近，刻意的氣

音仍帶有原先的尖銳，只是讓人更難以接受一點，「這次北模只是模擬考而已，

不要為了這種小挫折就輕生，這樣沒有考慮到你們家長的感受，很不應該。」 

Z撇嘴笑了笑，待老師走遠後才轉頭看向鄰座：「哇，想死還要先問問爸媽，

真棒。」 

「我就不相信那個學妹跳樓不是因為他爸媽，才開學五天就走了，肯定不只



是學校的問題。」鄰座抿嘴一笑，打開三菱中性筆的筆蓋，無視於台上老師開始

講的老子道德經，開始寫補習班的微積分作業。 

E 

Z和 W一起走在夜晚的街道上，闃暗沒有一盞路燈。那馬路大的出奇，彷彿

沒有邊際一樣，可能有二十線道吧，Z猜想。 

W無憂無慮地走在馬路正中央的雙黃線上，Z下意識地就把 W往路邊拉。 

「喂，不要走在馬路正中央啦，這樣很危險，現在又沒有路燈很容易被撞欸。」 

W緩慢地轉過頭看向 Z，平時靈動的雙眼此時空洞的駭人。 

「被撞有什麼關係嗎？反正又不會有人在乎。」他歪著頭回應，但仍然沒掙

脫 Z拽著他袖口的手。 

「說的也是。」Z笑了，打從心底的笑了，就算聽見後方傳來汽車呼嘯著的

聲音也沒有理會。 

他聽見那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然後有強大的衝擊力把他和 W一起撞下

去。 

這一定是個非彈性碰撞，他想，感受到身後失控的車頭瞬間緊貼自己的腰背，

巨大的力道把兩人一起撞倒在地，高速行駛的車輛就這麼從 Z和 W頭上輾過。 

V 

大考越來越近，整棟樓的氣氛也越趨緊繃，即使校慶將至也不見一絲放鬆的

感覺。 

「其實那麼緊張也沒有用啊，考不好的人就是考不好。」W躺在深紅色的窗

台上，毫不顧慮他有可能正在破壞百年古蹟。 

「比你聰明的人都那麼努力了，你又怎麼可能追上他呢。」Z扯開嘴角咧著

嘴笑，不管走廊另一端有人正因為壓力太大而崩潰哭泣，「我們終其一生都拚不

過那些天才，這是哭也沒有用的事情。」 

在頂尖的學校的最大缺點，就是會真真切切的意識到自己的努力是沒有太大

用處的，有些人就算上課都在打傳說對決他的段考還是能維持在班排前三名。那

感覺說不上絕望，最多也只是放棄努力而已。 

然後會發現，放棄自我後會在意的也只有自己的家長，他們在意的是將來只

能和其他人炫耀自己的小孩高中讀的是第一志願，無法繼續用小孩的大學學歷說

嘴。 

「這世界就是這樣。」聽見上課鐘聲響起，W 慢悠悠地從窗台上爬起，走回

教室。 

IV 

「聽說最近隔壁班有人想要自殺。」Z無聊地玩弄手中的自動鉛筆，剛寫完

一整套國文考卷後發現國文老師又擅自花班費買了一套考卷的壞消息讓他心情

不是很好。 

「噢，干我屁事。」W聳肩，「反正這時候整天都有人說要自殺，輔導室最

近應該很熱鬧。」高三的生活一成不變，從自身和家人師長身上得來的壓力往往



遠超乎國三考會考時的緊張。 

「你有想要什麼科系嗎？」W問了一個高三生幾乎在哪都會被問的問題，Z

也沒有多想：「不知道，反正成績出來之後到哪就填哪。」 

「真隨和。」W笑了，也沒像長輩一樣繼續追問。 

F 

他們倆被包圍在正中間，周圍淨是群無臉人----不是神隱少女的無臉男，是

一團人形的黑霧，看不見臉只有形狀，卻能說出話。 

那聲音並不尖銳刺耳，卻在他倆身上一道一道畫出傷口，越割越深，甚至直

接切入肌理破開一條口子看的見慘白的骨。 

「不是第一志願嗎？怎麼成績這麼爛？」 

「現在高中生是怎樣，都不會讓位了嗎？」 

「這次模考怎麼這樣？」 

「現在小孩就是抗壓性低，動不動就要自殺。有沒有想過他們的家長啊？」 

「我朋友的兒子這次北模 73欸，你呢？」 

「......」 

在 Z聽清周遭發出的聲音後，身邊的 W已經血流滿身，倒在一旁。他的肚子

被剖開，消化道散落一地，環狀肌明顯的駭人，肉色的器官被鮮血浸的殷紅，癱

軟在土地上。 

Z發現其實自己也不是那麼想聽見他們在說什麼了。他清楚地感覺到體溫正

隨著體液漸漸流失，然後也失去了意識。 

G 

昏暗的天，幾近半夜的時候。W和他一起被吊在城門外，矮牆上站著一個人

手裡握著一把劍，直直地往 W的胸腹上刺下去、拔起，再刺下去，像是打點計時

器一樣，以固定的頻率在 W身上打出一個一個洞。反常的是，除了暗紅色的血液，

還有深藍色的墨漬點在 W身上，從傷口處蔓延，漸漸連成一個迷幻的圖形。每戳

一個洞，就多了一個紅棕摻雜著藍的破口，詭譎的墨漬在 W身上作畫，最後成為

了「失敗」兩個大字。 

遠方的月看來並沒有想像中的遠，是顆漂亮的滿月，可能是月全蝕導致整個

月亮紅的能滴出血來。 

Z靜靜看著這一切發生，長時間的吊掛以至於有些嚴重的腦充血讓 Z不太能

冷靜思考，W在這一瞬間在他眼中宛如第二顆血月，只是做的比月亮更稱職些。

他這麼想，看著 W身上滴下又一串血珠。 

W的身上不停淌著血，彷彿看得入迷 Z竟不能將雙眼從 W身上移開，就算那

一把劍直直刺進自己胸膛也不能阻止 Z繼續注視著 W。 

III 

上了高三，好像理所當然地沒有人在乎進度考和段考了。即使如此，班上同

學的成績卻依然高的嚇人，成天嚷著自己沒有讀書的人現在改喊沒讀進度只讀了

學測範圍，卻還是能把每一科的八十分輕鬆納入掌中。 



「欸，我媽問我這次段考怎麼考這麼爛，我跟她說其實我還在班上前半她不

相信，又不爽我不讀進度在讀學測。」W向上拋出手上的排球，然後用力擊出。 

「又不是他們要考試，他們最好懂我們的感覺。」Z笑著伸直雙臂，低手穩

穩接住 W的發球，「幹，沒事打這麼大力想幹嘛啊，痛死了。」 

「想到之前別班的誰跟我說過他們班同學看起來像整天都有人要去跳樓一

樣，我現在突然懂他的感覺了。」W舉起右手回擊在空中劃出拋物線的黃藍球體，

「這裡的壓力真不是普通大。」 

「哪裡？」聞言 Z有些驚異地抬起頭盯著 W，恰好排球飛越他的頭頂。 

「這裡。」W挑眉，仍然沒有直說他的答案。 

砰一聲，那顆球抵抗不了地心引力，墜落在地。 

II 

Z在拿到模擬考成績單的那一刻就把成績單撕碎了。 

反正班導不要求給家長過目簽名，這種東西在廠商給的系統網站就找的到了，

留著也只是占空間。 

W坐在 Z的位置上，看著 Z將撕碎的廢紙扔進垃圾桶裡，然後走回他身旁。 

「爽嗎？」W站起身，把椅子還給 Z。 

「超爽。」Z把自己用力摔進木椅子裡，撞得尾椎生疼也不在乎。他用力呼

出一口氣，過冷的空氣讓他的呼吸道不是很舒適。 

「今天幾月幾號？」 

「倒數三十二天。」 

他揉揉眼睛，看向窗外。 

「如果我從這裡跳出去，會怎樣？」 

「你會用很醜的姿勢著地，可能會噴一點血嚇到在操場上體育課的學妹，然

後三樓太矮了你不會死，頂多只是下半身殘廢，明年還是要考學測或是指考。」 

Z無力地趴在桌上哼了一聲，沒有回應。 

H 

他感受到空氣迅速擦過身旁的高溫。在 Z身後的是玻璃幕的摩天大樓，從玻

璃的倒影看的出來 W在他下方，正加速遠離他。 

就像是兩顆隕石，由上而下的墜落，大氣產生摩擦力所作的功全轉換成熱能，

在他倆身上一點一點的灼傷不甚白皙的皮膚。 

這樣也好，總比失去雙翼的天使要實際的多。他想。 

隨著距離漸漸拉長，Z 發現這是個沒有盡頭的非理想自由落體，那玻璃帷幕

沒有遠離自己，甚至可以透過一格一格的窗框稍微判斷出自己正以怎樣的速度向

下墜落。 

就這樣掉進黑洞裡吧。 

以慣性的形式。 

Z選擇閉上雙眼，讓自己追隨 W的腳步，墜入這無底的黑洞。 

I 



「我是不是沒跟你說過，我最近一直夢見你？」Z坐在頂樓的矮牆上，轉頭

看向站在一旁的 W。 

「沒有，但我覺得這不重要。」W滿臉無所謂地聳聳肩，「你別忘了我陪你

翹課來這是要幹嘛的。」 

「是我陪你吧，不要亂說話。」Z笑了出來，「突然有點期待其他人看到會

有什麼反應。」 

「干我屁事。」W撇嘴。 

星期一早上八點二十九分，Z和 W都沒請長假但似乎也沒幾個人在意，兩人

一起坐在 W家頂樓水錶邊的矮牆上。 

「這是自由落體。」 

「不是，自由落體沒有空氣阻力，這是鉛垂下落。」Z向下瞥了一眼。二十

八樓。下面是剛醒來準備上班的城市。 

「像個夢一樣。」 

「最好不要到最後還醒著。」 

「反正這就是人生。C'est la vie嘛。」W隨口說了班導的名言，咯咯笑了

起來，「我下去囉，陪我？」 

他歪頭徵求 Z的同意，看見 Z頷首後便抓起他的手，轉頭看向大約八十四公

尺下的地面，往矮牆外跨了一步。 

「走吧。」 

 


